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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福州 7 月 20 日电（记者
吴剑锋、周义）在北京，有一家以听障
烘焙师为主要员工的“彩虹天使咖啡
屋”，店主李绍嬅来自宝岛台湾。
　 　 在 近 日 于 福 建 厦 门 召 开 的 海
峡 论 坛 上 ，李 绍 嬅 分 享 了 她 与 听 障
群 体 结 缘 的 故 事 。6 年 前 ，为 了 完 成 女 儿
的“ 雷 锋 日 ”作 业 ，李 绍 嬅 带 着 女 儿 以 志
愿 者 身 份 ，进 入 北 京 一 所 听 力 言 语 康 复
中 心 。
　　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听障儿童，他
们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本 该 拥 有 多 姿 多 彩 的 童
年，却被困在无声世界里。
　　李绍嬅很想做些什么。起先，她给孩子
们带去烤鸡、火腿肠等食物，后来她认为相
比 于 单 纯 的 物 质 馈 赠 ，他 们 需 要 的 是 能 受
用终生的东西。李绍嬅决定，为孩子们找到
一项可以谋生的技能。2017 年，“彩虹天使
咖啡屋”诞生了。

　 　 在 咖 啡 屋 ，听 障 青 年 可 以 接 受 免 费 烘
焙培训，只要通过考核，就能成为企业正式
员工。在李绍嬅看来，用培训的方式，让 失
聪 孩 子 成 为 独 当 一 面 的 烘 焙 师 ，而 不 是 简
单的助理人员，是“彩虹天使”与一般无 声
烘焙坊最大的区别。
　　来自甘肃的赵磊磊是咖啡屋最早一批
学员。“北漂”之前，他是广东一家工厂的普
通 工 人 。在 姐 姐 赵 甜 甜 眼 里 ，由 于 先 天 听
障，弟弟从小脾气又倔又悲观，家人希望他
能在咖啡屋学点谋生技能。
　 　 这 是 许 多 听 障 青 年 的 现 状。相 比 于 身
体上的残疾，他们更难克服内心的自卑。一

些 学 员 小 学 都 没 上 过 ，还 没 开 始 就 打 退
堂鼓。李绍嬅就拿出培训奖励金，只要来
当学徒，不仅免学费，还能得到 2000 元
奖励。
　 　 尽 管 如 此 ，逃 避 仍 是 常 态。“他 们 不
相 信 自 己 能 做 好 ，也 不 相 信 有 人 能 够 容
许 犯 错 ，当 我 拿 出 最 好 的 食 材 给 他 们 练
习，他们感受到的不是信任和鼓励，而是
压力。”李绍嬅说，一块小小的饼干，咖啡
屋的学员们磕磕绊绊学了四个月。
　 　 学 完 烘 焙 后 ，李 绍 嬅 会 带 着 学 员 外
出 卖 饼 干 ，带 他 们 感 受“用 劳 动 换 取 报
酬”的成就感。有时会有慷慨的顾客匆匆

放下钱就径直离开。每每这时，李绍嬅就
会迎上去，告诉他们，这些孩子需要的是
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是被同情或怜悯。
　 　“我 希 望 他 们 能 将 一 技 之 长 变 成 一
份有尊严的工作。”她说。目前，在咖啡屋
学习过的失聪孩子已有 60 多位。
　 　 这 份 尊 严 让 许 多 孩 子 悄 然 成 长。今
年，回到老家的赵磊磊让姐姐刮目相看。
他 会 在 饭 后 主 动 找 家 务 干 ，礼 貌 地 向 村
里 人 问 好 ，甚 至 每 个 月 还 给 母 亲 发 几 百
元 红 包 ，自 信 阳 光 的 模 样 早 已 看 不 出 当
年自卑敏感的影子。
　 　 李 绍 嬅 说 ，以 前 出 去 卖 点 心 时 ，孩

子 们 总 是 跟 在 她 身 后 ，直 到 有 一
次 ，外 出 途 中 下 大 雨 ，有 孩 子 伸
手 帮 她 挡 雨 。那 一 刻 ，她 意 识 到
这 些 孩 子 长 大 了 ：“ 我 想 做 他 们
的 依 靠 ，但 是 孩 子 们 告 诉 我 ，他
们 正 在 学 会 回 应 爱 ，他 们 也 可 以

是 我 的 肩 膀 。”
　　如今，通过咖啡屋，李绍嬅结识了许
多 大 陆 朋 友 ，大 家 在 公 益 事 业 里 彼 此 帮
助，互相鼓励。
　　路 遥 是 咖 啡 屋 的 一 名 志 愿 者 ，她 每
周 会 带 着 两 个 孩 子 到 这 里 帮 忙 做 饼 干。
最 近 ，小 朋 友 还 拉 上 李 绍 嬅 的 孩 子 ，发
起 公 益 活 动 ，将 亲 手 制 作 的 手 工 产 品 的
义卖所得，捐给咖啡屋的哥哥姐姐。
　　“在咖啡屋里，我能真切感受到两岸
人民心手相依的一面。”李绍嬅将双手比
成 一 个 爱 心 ，手 指 慢 慢 张 开 ——— 在 手 语
里，这代表着“让爱飞翔”。

“ 彩 虹 天 使 咖 啡 屋 ”里 的 两 岸 爱 心

本报记者陈青冰、周思宇、蒋彪

　　无声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
　　有人回答，是黑白分明的世界。
　　一句真诚的“我太感谢你了”，和一句充满
讽刺的“我‘谢谢’你”，对于聋人而言，都是一个
意思。在他们眼中，所有“谢谢”都是善意，不会
有戏谑、讽刺等其他含义。
　　正因如此，误解、矛盾，才能轻松隐匿在黑
白之间的无声地带。
　　谁能为他们带去一束光，照亮无声地带，让
聋人看清世界的同时，也被听到？
　　 2020 年，作为中国第一位通过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的聋人，谭婷在 16.2 万考试合格者
中，在全国近 3000 万聋人中，举起了她的手。

“普法是一辈子的工作”

　　“我的使命，就是把正义的声音带到无声的
角落里。”
　　备考 3 年，成功通过法考后，面对铺天盖
地的采访、无数耀眼的聚光灯，谭婷屡次提到这
句话。
　　不过，有人也提出质疑：“她连庭都出不了，
何谈正义？”
　　就连她自己，也曾拿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找老师唐帅求助。“我通过考试后，又能干什么
呢？我都没有办法出庭。”虽然谭婷可以说话，但
因为听障，需要依靠手机语音转录才能顺利
交流。
　　唐帅是中国第一位为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
手语律师，他深知如今聋人获得公共法律服务
的难点，不仅在寻路无门，更在法律意识淡薄。
　　离婚怎么离？怎么才能让别人还钱？由于不
懂法，一些简单的问题都能成为聋人生活中极
大的困扰。
　　唐帅回答谭婷：“出庭只有几十分钟，但普
法却是一辈子的工作。普法的意义远大于出庭。
你就是星星之火，既可以为聋人群体普及法律
知识，又可以带动更多人为聋人提供法律服
务。”
　　星星之火，谭婷记住了。
　　她在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定期推出
普法短视频和直播讲解。越来越多的聋人找到
谭婷。现在，谭婷手机里的微信好友人数已经将
近 4000 人，全是找她咨询的聋人。而她帮助过
的人数，远大于这个数字。
　　很多聋人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时间咨
询，所以谭婷时常需要在夜间接听视频通话。咨
询人数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
　　在镜头前，两人无声地交流着。有时候几十
分钟，有时候几小时。
　　尽管咨询不收取任何费用，她却丝毫不因
额外的工作感到负担。“这怎么会是负担呢？每
一次帮到别人，我都很开心啊！”说这话时，她的
脸上浮现出温暖、爽朗的笑容。
　　谭婷分享了近期的一个咨询案例。一位聋
人因为听信朋友的话，在借贷平台上帮朋友借
了钱，一心以为这笔钱最后是由朋友直接偿还，
与自己无关。当聋人发现问题时，还受到朋友威
胁，“如果你找律师，那你就是共犯”。
　　聋人找到谭婷。谭婷马上联系律所里的律
师，帮他打赢了官司，钱最后由其朋友赔偿。
　　面对因为不懂法而被他人“钻空子”的聋人
朋友，谭婷打心底为他们着急。“聋人朋友其实
很需要法律知识的普及。上次有位朋友专门过
来感谢我，说要不是我，他都不知道原来高空抛
物是犯法的。”
　　谭婷以前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在跟着她一
起学法律。上个月，一位住在江苏的聋人守在谭
婷的直播间，问她是否还对自己有印象。在他说
出自己名字后，谭婷惊讶地用手语问道：“这么
久了，你还记得我呀？”
　　这位聋人也随即回复：“你帮过我，我当然
记得。我非常感谢你，有机会我要来重庆请你吃
饭。”
　　原来，2018 年这位聋人遇见抢劫，因为文
化水平有限和沟通不便，无法将事情的前因后
果对警察解释清楚。他辗转联系到谭婷，经过数
小时沟通，谭婷帮他写了事情经过，让他打印下
来交给警察，成功立了案。
　　当聋人朋友感动于谭婷的认真时，谭婷也

总是被他们的真诚感动。“聋人朋友很朴实，有
的会把自家种的水果寄给我，有的就像这样一
直记得我。这些小举动成为我坚持的动力。”
　　谭婷和同事的努力，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唐
帅说，大家在直播间问的问题也不一样了，以前
可能问怎么离婚，现在会问离婚后夫妻双方的
财产如何分割。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作为中国第一位通过法考的聋人，谭婷在
很多人眼里都是“学霸”。
　　听到这个称呼，谭婷大笑起来，连忙否认。
她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8 岁因为一
场医疗事故丧失听力。那时，她二年级还没有读
完，只能每天在家看其他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去上学啊？”她反反复
复地问父母。
　　父母总是说：“等你把药吃完了，就可以去
了。”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虽然年纪
还小，但她渐渐明白，学校可能回不去了。
　　“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背
着书包去上学，但听不到大家说话，被校长赶了
出来。”谭婷说，当时她每天心里都特别难受。一
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成了她的希望。她每天翻
着字典，对着拼音自己学认字。
　　 13 岁时，父母了解到西昌有一所特殊教
育学校，于是将谭婷送过去学文法手语。
　　一开始，她被要求从二年级学起，但她坚持
要去上五年级的课程。她觉得自己年龄大，去上
二年级不合适。老师和父亲都不同意，她想方设
法“抗议”。父亲拗不过她，找老师说情让谭婷读
了五年级。
　　虽然一开始跟不上，但是她把生活中所有
时间都用来学习，成功成为班级第一。
　　“读书肯定要努力，如果我不奔跑，谁来替
我奔跑呢？”说这话时，她脸上又一次露出温暖
的笑容。
　　后来，谭婷转学到乐山特殊教育学校时，已
经能从七年级跳到高一了。
　　求学过程中，她一直在加速奔跑。求知若渴
是一方面，另一个原因是她“不想父母太辛苦，
虽然读书不要学费，但是生活费、路费也是钱”。
　　她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开过拖拉机，做过
木工；而母亲除了种菜卖菜，还要为家事操劳。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文化水平也不
高，但是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读书。他们觉得
女生应该自立自强，学习更多知识，做到经济独
立。”谭婷说。
　　 2013 年，她通过高考进入重庆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专业。同年级 4 个考生中，只有她一
人考上本科。也正是那一年，她的父亲去世了。
　　“我那时整个人都不行了，崩溃到大哭，人
直接昏了过去。”谭婷说。
　　父亲去世了，但谭婷知道，求学路还要继

续，并且必须继续。
　　在她接触的聋人里，女性聋人常常被轻
视，婚姻被认为是她们最好的归宿。有的人不
识字，也不懂什么叫“领证”，就被家里人带去
民政局，稀里糊涂在结婚证上签了字。
　　但谭婷一路走来，父亲对她的前途从没
有半点犹豫。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句话一直深印
在谭婷心里。

“中国第一手语律师”的困境

  2017 年，谭婷大学毕业，她首先考虑的
是要不要去当老师。
　　同年，唐帅情绪陷入低谷，“中国第一手
语律师”的头衔压得他喘不过气。
　　唐帅可以做第一，但他不想做唯一。可是
现实是，他既是第一，也是唯一，许多聋人办
理案件都会想办法来找他。
　　他想过改变，曾经把一批年轻律师送去
学手语，希望可以培养更多既懂法律，又懂手
语的从业者。
　　“半年时间过去，我发现他们学了等于没
学。”唐帅解释，“首先，手语分为‘普通话版’
和‘方言版’，你如果只掌握文法手语，很有可
能无法和只掌握自然手语的人沟通。其次，他
们不懂聋人思维，会手语也没有用”。
　　唐帅精通手语，是因为他的父母是聋人。

“我的初心就是来自我父母，我对聋人群体有
一颗同理心。”
　　聋人朋友称呼唐帅，不用“唐律师”，而用

“唐法师”。唐帅解释，因为大多数聋人当时都
分不清律师、法官两个身份，索性“合二为
一”，简称“法师”。
　　“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是尊敬我的，另一
方面也能看出他们有多需要帮助。”唐帅无奈
地说，“但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没办法为所有
聋人提供帮助”。
　　一个深夜，繁忙的工作结束后，唐帅脑海
中突然闪过一个惊人的想法：“为什么不让聋
人来学法律呢？只有聋人最懂聋人啊！”
　　说干就干。第二天，唐帅就动用了自己在
业内所有的资源，联系到中国 4 所法律专业
顶尖的学校，试图找出正在学法律的聋人。但
是他失望地发现，没有一个学校的法律专业
招收聋人。
　　聋人考上本科都难，就算选了法律专业，
又由谁来教呢？
　　“我自己来吧。”唐帅开始了他第二次尝
试，2017 年面向全国聋人，招收律师助理。
　　唐帅可能没有想到，他为聋人做的事，如
同一颗掷入水中的石子，已经激荡起了一圈
圈涟漪。
　　谭婷就是被“涟漪”影响的一朵“浪花”。
她看过相关报道，知道有位唐帅律师，一直在
为聋人发声，但从未想过自己会和他产生交

集。她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惊喜地报了名。
　　“我当时想，唐律师这么厉害，为我们聋
人发声，我要跟他学习。”谭婷说。
　　那年，唐帅一共招聘了 30 名聋人律师
助理，谭婷是其中之一。

备考之初犹如“听天书”

　　一开始，谭婷并没有想过参加法考，或是
从事相关职业。
　　改变她的不是唐帅，而是一群又一群来
找唐帅咨询的聋人。
　　“我有时候看见他们着急，我也跟着着
急。我很想帮他们，可是他们问的问题，我也
不懂。”谭婷说，看见所有聋人都围着唐律师
一个人转，她恨不得把唐律师“拆”成几个，

“一个聋人分走一个唐律师”。
　　看见聋人把手语律师当成自己的“救命
稻草”，谭婷迫切地想学习法律知识，帮助
他们。
　　谭婷知道，通过法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必经之路。但哪怕对健全人而言，法考都不是
易事。她不仅不懂法，更不懂法的逻辑。
　　打开视频，打开书本，谭婷最初觉得自己
在“听天书”。她举例，看到“法人”两个字时，
她还以为是一个具体的人。后来上网查资料，
才知道“法人”是组织，而非一个人。最难理解
的是法律背后的逻辑，比如，律师为什么要给
坏人辩护？
　　通过学习，她才明白，“即使是犯罪嫌疑
人也有被法律保护的权利”。
　　如今说起这些轻轻松松的她，3 年来，却
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她一边工作，一
边学习，6 点起床，11 点睡觉。
　　“我基本上靠看视频学习，有字幕的视频
还好办，没有字幕就只能自己看书。看书看不
懂，我就只能一遍一遍再看。”谭婷说。
　　曾经准备了两年法考的网友小叶看了谭
婷的事迹深受感动。他表示，法考的科目数量
多、内容大，时常需要把视频开成 2 倍速、3
倍速，快速过完内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有
字幕的辅助，大概懂意思了就过。我无法想
象，谭婷怎么对着视频一遍遍消化这些生涩
的内容。”小叶说。
　　第一年，谭婷的主观题差 10 分，第二年
差 4 分。虽然每年都离目标近了一步，但是
在第三年时，命运又和她开了一次玩笑。考试
前一周，谭婷的母亲确诊为癌症晚期。
　　她想放弃考试，但是母亲却坚持让她
参加。
　　每次谈到母亲，称自己是“小太阳”的谭
婷，还是会忍不住落泪。她一边流泪，一边回
忆：“一辈子居住在大凉山的妈妈，在求医时
才第一次知道汉堡长什么样，看到高楼大厦
都特别惊讶。”
　　今年，谭婷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也让

她更清楚母亲的辛苦，也更加感激母亲的
支持。
　　父亲、母亲、唐帅、聋人朋友……一路上，
谭婷都不是独自在奔跑。也正因为一路上获
得了数不清的支持与爱，如今在接到一个又
一个咨询电话时，她都会耐心解答。
　　“谭婷的成功，给了我很多信心，让我觉
得这件事是有人可以接着做的，同时也给了
很多聋人信心，让他们多了一个渠道发声，同
样也有榜样可以学习。”唐帅说。
　　从 2017 年到现在，迎着“正义之光”向
律所走来的谭婷，最终也成为其中的一束光。
这束光更为特别，直接照进了聋人群体的无
声地带。她用她的可能，换得了一种更大的
可能。

越来越多的“谭婷”将出现

　　谭婷如同一个杠杆，撬动了一块巨石。这
块巨石激起的不只是涟漪，而是更大的波浪，
将影响更多人。
　　谭婷通过法考，就是巨石落入水中的那
一刻。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出现了。
　　唐帅主动联系到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
学，希望能够从学校层面，开始培养一批既懂
法律又会手语的新时代复合型法律人才。
　　“谭婷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底气，我可以
大胆地说这件事是有必要，并且可行的。”唐
帅说。
　　 2021 年 1 月，西南政法大学 2020 级卓
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正式开班。这不
是一个临时的兴趣班。实验班是固定专业，学
制为 4 年，学生需要优中选优，上千名新生
中只遴选 40 名学生进班学习。
　　谭婷和唐帅目前均是该实验班的外聘教
师。唐帅笑道：“实验班的同学需要修满 16
个手语学分，手语考不过毕不了业。”
　　去给学生们上课的谭婷，感到非常开心。

“他们都比我优秀。看见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来
帮助聋人，我也更有力量了。”
　　作为首届实验班的学生，20 岁的马文睿
同样也被谭婷的热情和事迹感染着。“在进入
实验班前，我和父母都观看过谭婷老师的视
频，深受感动。当我知道她会来给我们上课
时，心情也很激动。”马文睿说。
　　谭婷老师也受到班上学生的一致好
评。她开朗、热情，能迅速拉近和学生之间
的距离，对学生从不吝啬鼓励和夸奖，并且
有问必答，她的课堂总是“热热闹闹的”。在
教导手语的过程中，她也经常跟学生讲述
聋人如何思考，该如何和聋人进行有效的
沟通。
　　“推广公共法律服务是我的初心。进入这
个班之后，我也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希望我
可以让更多听障人士知法、懂法、守法、用
法。”马文睿说。
　　此外，唐帅律所所在的重庆市大渡口区
残联也主动联系到唐帅，希望能购买他们的
普法服务，让手语普法能够触及更多聋人群
体，同时也提出为特困聋人群体在法律服务
上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几年时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参
与其中，他们共举“同一把伞”，为聋人提供更
加精准的法律服务。唐帅再也不是中国唯一
一个手语律师。在不远的未来，谭婷也将不再
是中国唯一一个聋人律师。
　　如今，律所的一位助理已经通过了法考
客观题考试，有望成为中国第二位聋人律师。
　　“当然，两个手语律师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按照 1 万个聋人需要有 1 个手语律师
的比例，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社会上出现
3000 个手语律师，3000 个手语检察官，
3000 个手语法官。”唐帅说。
　　关于未来，正在读大二的马文睿也深知
前方有许多挑战，但她认为：“挑战也意味着
一种方向，才能让我们知道应该在哪方面发
力，更何况还有谭婷老师这样的榜样给我们
力量。她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都能成为律师，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了这 3000 万聋人
努力呢？”
    （参与采写：唐奕、李爱斌、周文冲）
　　      本期主持：黄臻、刘金海

聋人律师谭婷：让法治之光点亮无声世界

  谭婷，我国第一

位通过法律职业资

格 考 试 的 聋 人 。

2020 年来，她义务

为聋人群体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并定期

在短视频平台推出

普法短视频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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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1 3 日，谭婷
在录制普法短视频。
    本报记者唐奕摄


